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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既往的经验中， 杂技与音乐、
舞蹈的关系颇为密切，如影随形，亦步亦
趋， 三者之间仿佛有一条天然的纽带，或
者三者本身就是孪生的姊妹。 其实，不唯
如此。 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杂技与诗
也关系渊源，几乎每一个杂技项目都有一
首或数首对应的诗。 如果说音乐、舞蹈直
接为杂技注入了韵律与美感，那么，诗则
参与了杂技的传播、 提升了杂技的品位、
丰富了杂技的内涵。 在没有报纸、电视、网
络等现代传媒工具的古代，正是一首首绘
声绘色、脍炙人口的诗记录反映了杂技的
发展和演变。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于杂技
同样不可或缺，功莫大焉。

但有绝技惊朝野，必见妙句动四方。

本报记者 刘文华

杂 技 与 诗 的 不 解 之 缘

濮阳杂技系列之三

《《水秀》》剧照。。
马背上的诗

濮阳是中国杂技之乡，是中华诗词之市。我国最早的一
部诗歌总集《诗经》，史称诗歌源头，收录诗歌 305 首，出自
濮阳一带的就有 39 首，占比十分之一还多。近日，我市文化
学者史国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诗经》中《简兮》一诗
里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龠，
右手秉翟”等句，写的其实就是一场马术表演。 表演场地在
卫国都城，即我们现今生活工作的地方———濮阳。据东北庄
杂技乔家班第五代传承人乔天福说， 以前的杂技团多叫马
戏团，可见马戏是重头戏，马术表演也曾是乔家班“一马当
先”的招牌节目。 细分的话，马术表演有秦王大撇马和小撇
马、童子拜佛、马上倒立、姜太公钓鱼，以及左右插花、蹬里
藏身等，非常考验表演者和马匹的配合精神。 1900 年，马术
比赛进入奥运会竞技项目。 2008 年，奥运会马术比赛在香
港举行。

马术表演源远流长，古今中外都有马术比赛活动。春秋
时期，乘是一个常见的量词，四驾马车为一乘。 马和马车的
数量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
国”之说。 到了商周两朝，国家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礼，乐，
射，御，书，数”六项基本才能，史称六艺。 所谓御，便是驾驭
马车的能力。御又分五御，即，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
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表位有礼仪，穿过甬道而驱驰自
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 从中不难看出，驾驭马车
是一项非常富于挑战性的技能，且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只
有人、马、车高度协调，浑然一体，才能驾轻就熟地载人运
货，在作战时冲锋陷阵，在比赛时脱颖而出。 《诗经·车攻》中
的“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黄既驾，两骖不猗。 不失其
驰，舍矢如破。 萧萧马鸣，悠悠旆旌”，场面宏大，意境开阔，
生动形象地再现了骑射本领高强的周天子率领诸侯围猎的

情景。公元前 660 年，远嫁他乡的许穆夫人惊闻故国卫地惨
遭战乱，冲破重重阻力，策马驾车救国救难，写出《载驰》这
一名垂千古的慷慨悲歌：“载驰载驱， 归唁卫侯……”1970
年，马车驾驭列入国际马联正式比赛项目。

卫地多诗人。 史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的
许穆夫人不必说了， 文武全才的曹植同样与卫地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他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人，成功推动了
乐府民歌到文人诗的转变， 堪称我国诗歌史上一个绕不过
去的高峰。 西汉时置有东武阳县，在今南乐县韩张镇、山东
莘县朝城镇一带，曹植就出生这里。 曹植虽生于忧患，饱经
战乱，没少随父亲曹操南征北战，但纵观其一生，大多在濮
阳周边活动，历任平原侯、安乡侯、鄄城侯、东阿王、陈王等
职。 南北朝文学家谢灵运才华出众，自视甚高，却独对曹植
青眼相加，推崇备至：“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 ”而
且，李白、杜甫等大家也都是曹植的追随者，行文风格深受
其影响。曹植最为人耳熟能详的代表作当是他的《七步诗》，
但我们这里要说的，则是他的另一力作《白马篇》：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 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白马篇》又名《游侠篇》，写了一个在国难当头、民族危

亡之际策马飞奔边关参战的游侠形象。全诗节奏快捷，气贯
长虹，字字珠玑，句句惊人，一幅幅扑面而来的画面仿佛一
排排目不暇接的怒涛巨浪。英雄与骏马历来是最佳组合，或
纵横草原，或驰骋疆场，无不象征力与美、速度与激情。曹植
的不同凡响处在于，开篇即放一匹马横空出世，造成夺人魂
魄的效果，再陡转笔锋，写人的来历，写其小时候勤学苦练
骑射武艺。早早晚晚弓不离手、箭不离身，弓满如月，矢疾如
雨，左射有的放矢，右击箭无虚发。 刚刚抬手射中飞来的活
物，转身又把远处的箭靶击碎。 机智敏捷赛过猿猴，勇猛强
悍如同豹螭。不必读完全诗，读到这儿，一个一往无前、马术
精湛的孤胆英雄已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到了唐代，马术表演花样翻新，有骑马打球、射击、拔
河、跳舞、泼水等项目。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一个马术爱好者，
在皇宫中驯养了许多匹马。传说这些马可微蹲后腿，口衔酒
杯，徐行跪拜着为玄宗祝寿。当朝宰相张说写有十多首舞马
的诗，其中《舞马千秋节万岁乐府》有云：“圣皇至德与天齐，
天马来仪自海西。 腕足徐行拜两膝，繁骄不进踏千蹄……”
陆龟蒙是唐代著名的农学家，他也有一首《舞马》诗云：“月
窟龙孙四百蹄，骄骧轻步应金鞞。 曲终似要君王宠，回望红
楼不敢嘶。 ”

高
竿
上
的
诗

竿技是杂技项目中的一个大项，
分顶竿 、爬竿 、车上载竿 、掌上戏竿
等。 东北庄刘、乔、李三家杂技班均擅
长此技。 市诗词学会会长闫震有《忆
东北庄跑马上竿》诗云：“策马围场一
溜烟，头肩朝地脚朝天。 方惊竿上刀
锋立，又见空中草帽旋。 ”

竿技在汉代已十分普及，常赴宫
廷表演，到唐代，更多艺人把竿技表
演推向高峰。 说来难以置信，有一个
叫王大娘的女大力士，竟可以 “首戴
十八人而行”。 百尺竿头有一座木山，
状若神话故事中的瀛洲 、方丈 ，一群
手持红色符节的半大孩子出入其间，
辗转腾挪，追逐嬉戏。 饶是如此，头顶
千钧之重的王大娘仍载歌载舞，若闲庭信
步。 据唐人段处海《明皇杂录》记载，李隆
基曾在勤政楼前大张声乐， 乐舞百戏，与
爱妃杨玉环一块观看过王大娘的演出。 彼
时，与濮阳隔河相望的东明出了一个叫刘
晏的神童，不过 10 岁，相貌奇丑，却才思
敏捷，聪慧过人，此前曾于李隆基去泰山
封禅的时候呈献颂文。 刘晏小小年纪就擅
长文章，李隆基深感惊奇，让张说考察刘
晏。张说考察后说：“刘晏是国瑞。 ”李隆基
当即将刘晏带回朝廷， 封其为太子正字。
那会儿，杨玉环把刘晏揽在怀里，为他涂
脂抹粉，还给他戴上女子的头巾，并问他
有何观感。 神童刘晏果然神，就坐在杨贵
妃的膝上占得一绝《咏王大娘戴竿》，后传
为历代歌咏竿技的著名篇章：“楼前百戏
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翻有
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

帝王贵妃偏爱竿技，皇亲国戚也不甘
落后。 时王公贵族出行有仪式，动辄百人，
浩浩荡荡一大溜车队，保镖开道，乐队伴
奏，百戏杂耍必不可少，尤以顶竿表演为
主打节目。 说是与民同乐，但更多的意味，
当如今人炫富。 中原杂技博物馆陈列有敦
煌壁画《宋国夫人出行图》，那上面就有大
力士头顶长竿的情形。 竿的顶端缚一短横
竿，呈十字架状，上下左右各悬着一个半

大孩子。 这些孩子在半空中腾跃翻
飞， 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 惊险刺
激，引得沿街百姓争相观看，万人空
巷。有一个叫张祜的诗人，世称海内
名士，与杜牧、令狐楚等友情笃厚。
他对杂技一往情深， 每看到精彩绝
伦的杂技表演便忍不住手舞足蹈，
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他技痒的表
现就是诗兴大发， 专门作有 《大酺
乐》《观宋州田大夫打球》《观杭州柘
枝》《热戏乐》等歌之咏之。其中一首
《千秋乐》， 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这一
盛况：“八月平时花萼楼， 万方同乐
奏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伎初成
赵解愁。 ”
除了马术、剑舞、竿技，其他杂技类别

如舞狮、绳技、口技等，也都曾在诗人的笔
尖上各领风骚，且世代不绝，佳句迭出。 比
如白居易的“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 刻
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 奋迅毛
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 紫髯深目两
胡儿，鼓舞跳粱前致辞”，写的就是舞狮。
又如刘言史的“泰陵遗乐何最珍，彩绳冉
冉天仙人……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
学垂柳。 下来一一芙蓉姿，粉薄钿稀态转
奇”，写的就是绳技。 再如郎士元的“天生
一艺更无伦，寥亮幽音妙入神。 吹向别离
攀折处， 当应合有断肠人”， 写的就是口
技。

据了解，即将在第四届中国杂技艺术
节展演的节目中， 江苏省杂技团参展的
《小桥·流水·人家》，就是一台融东方诗词
歌赋与杂技为一体的杂技剧。 在此之前，
武汉市杂技团也曾以著名爱国诗人屈原

代表作《九歌》为主题，推出楚文化神幻杂
技剧《梦幻九歌》。 这一切使我们有理由相
信，杂技与诗之间，委实有一份不解之缘。

在高处，杂技、雕塑、书画、影视等不同
门类的艺术是相通的。杂技与诗的相遇，不
仅仅是肢体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相遇，还有
金玉良缘的况味， 还有木石前盟的渊源。
彼此传神会意中，相映生辉，两全其美。

↑↑ 竿技。。 ↓↓ 绳技。。 照片提供 梁南阳

剑影里的诗
公元 717 年，郾城县举办了一场颇具规

模的文艺演出活动，主演是开元盛世第一舞
伎公孙大娘。她锦衣玉貌，英姿飒爽，擅长执
剑而舞，可挥洒出万千气象，代表节目有《西
河剑器》《裴将军满堂势》等。彼时，公孙大娘
已名动天下，拥趸者众，别说黎民百姓、达官
贵人， 甚至连皇帝皇后都是她忠实的粉丝。
所以这次演出盛况空前，人山人海，观众不
时随着她的舞姿剑影喝彩连连，爆发出一阵
高过一阵的掌声。人群中有一个入戏很深的
顽童，直看得两眼放光，血脉贲张，小巴掌都
拍红了。 在他看来，巾帼不让须眉的公孙大
娘太了不起了，堪比一口气射下九个太阳的
神话英雄后羿。艺术的种子从此深深根植于
他幼小的心灵，公孙大娘翩若惊鸿、矫如游
龙的舞步剑术，给了他最初的力与美的艺术
启蒙。 这个顽童不是别人，他后来成了和诗
仙李白比肩的诗圣———没错，他就是杜甫。

公孙大娘的剑舞有多深入人心、多出神
入化，多部典籍有记载。据《国史补》等记载，
草圣张旭的书法起初少人问津，写来写去总
不见大的长进。直到有一天，他在邺县（今安
阳）看到了公孙大娘的剑舞，才有醍醐灌顶
之感，悟得草书神韵。自那以后，张旭参照公
孙大娘的剑舞写字，笔走龙蛇，气象一新。一
时洛阳纸贵，名声大噪，润笔费不断攀升。韩
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盛赞，张旭的书法中

藏着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
物之变，可喜可愕。 对后世楷书具有引领作
用的颜真卿，尽管与柳公权分享着“颜筋柳
骨”的美誉，但那会儿，他还籍籍无名，曾先
后两度辞官去做张旭的学生。 更为传奇的
是，史称画圣的吴道子早年也曾师从张旭学
习书法。 他跟老师看了几次公孙大娘的剑
舞，茅塞顿开，竟另辟蹊径，改学起绘画来。
吴道子有幅名作《地狱变相图》，立体感强，
画中的鬼怪见骨见肉，纤毫毕现，仿佛正从
画上走下来，令观者不寒而栗，直冒冷汗。那
些卖鱼卖肉的人见了，怕杀生负罪，死后也
被打入地狱，纷纷放下屠刀，相继改弦易辙，
开始有意识地积德行善起来。公孙大娘的剑
舞竟派生多个书画大家，且移风易俗，影响
深远，其舞姿剑影之奇绝之凌厉，由此可领
略一二。 直到晚唐，诗人郑还在《津阳门
诗》中盛赞“公孙剑伎方神奇”，并特别注明：
“上始以诞圣日为千秋节，每大酺会，必于勤
政楼下使华夷纵观，有公孙大娘舞剑，当时
号为雄妙。 ”司空图也有《剑器》诗云：“楼下
公孙昔擅长，空教女子爱军装。 ”到元和年

间，女子持剑独舞变成实战气息浓郁的男子
持剑群舞，旗帜、火炬等烘托气氛的道具也
相继加入，蔚为壮观。 姚合有《剑器词》云：
“圣朝能用将，破敌速如神。 掉剑龙缠臂，开
旗火满身。积尸川没岸，流血野无尘。今日当
场舞，应知是战人。 ”

回过头来说杜甫。
时杜甫 6 岁（一说 5 岁），此前还在老家

巩县生活。 这一年，他的父亲杜闲赴任郾城
尉，便把他和他母亲接了过来。 公孙大娘早
就到别处巡演去了，但杜甫还没从震撼中还
过神儿。 他削了一柄木剑， 一天到晚地挥
来舞去。 为求神似， 他还常和小伙伴儿下
河击鱼、 上树斩枝。 这个顽童许是萌生了
仗剑天涯， 长大后也当个杂技名角的雄心
壮志了， 但在父亲那里遇到了阻拦。 父亲
不允许他再像个野孩子似的疯跑疯玩了 ，
请了一位教书先生来， 毕竟诗书传家才是
根本的理儿。 在教书先生的监管下， 杜甫
不得不放下心爱的木剑， 开始乖乖地读书
识字， 乖乖地走向父亲给他设定好的学而
优则仕的道路。

但这个事还没完。
至少，杜甫欠给过他艺术美感的杂技一

首诗。
人生须臾，一晃到了 767 年，6 岁的顽童

杜甫已沧桑成年届六旬的花甲老人。安史之
乱爆发后，历经战乱和仕途挫折的杜甫从长
安逃难到蜀地，在夔州一个叫元持的官员家
里，又一次看到了剑舞，表演者是李十二娘。
李十二娘操一口浓重的河南话，一招一式也
浑如公孙大娘的翻版。 上前一问，李十二娘
果然是来自河南老家的临颍人，而且还是公
孙大娘的得意弟子。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
汪。 50 年的风雨过去了，想想童年的美好时
光，再看看眼下这失意落魄大半生的漂泊时
光，杜甫不由恍兮惚兮，多少前尘往事都奔
来眼底。 出来混终归是要还的，即便远隔半
个世纪，即便这个人是诗圣杜甫。百感交集、
情不自禁之间， 杜甫挥泪写下荡气回肠的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
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
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